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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默跟另外5個物理學家同好組建了一個新公司，招牌是：「預測公司」。這一回，他們要破解的是所有賭徒的夢想：華爾街。他們將要用上高性能的計算機，並在計算機裝上實驗性的非線性動力以及火箭科學家祕不外傳的訣竅。他們試圖創造出一個有機體，在沒有他們控制的情況下承擔盡可能多的責任，並能靠著預測未來，自行完成數百萬美元的金融賭博。

    其實要想在金融市場裡賺到大錢，只要能夠提前幾天預見要發生的事情就足夠了，正是所謂「看得遠並不意味著看得好」。真實的世界是複雜的，少有可以清晰界定的選擇，不完整的訊息又混淆了判斷，這時要評判過於遙遠的選擇，就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人類的大腦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又常三心二意拿不定主意，如果計算機擁有強大的計算能力而且能專注的執行，為什麼不把工作交給計算機？為什麼我們會說「看得更遠不是更好」呢？答案很簡單，那就是一個極小的誤差，如果持續到非常遙遠的未來時，將會滙聚成極為嚴重的誤差，要處理這些誤差代價是巨大的，而且根本就不值得。

以下西洋棋為例，「大師」其實並不需要看得很遠，就能下出非常好的棋，這種有限的前瞻就是所謂的「有正面意義的短視」。一般來說，這些大師首先會縱覽大局，他們會挑選出一、二種最可能的下一步走法，更深入的思考後果。我們知道，每向前推演一步，可能的走法就會以指數級增長，但是，「大師」卻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最有可能應對上，在對局勢的前瞻和切實通盤關注當前的狀況之間取得平衡。這就是說，先設計出一些一般的指導原則，來應對那些看起來一定會在下一步發生的事，至於那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就等真正發生時再來想辦法。正如人們到了一個陌生城市找路時，通常不會想得太遠，大多是在地圖上確認現在的位置和方位，然後找到前面馬上要到的那條路的走法，這就是由經驗規則引導的有限的前瞻。

預測機制也是一樣，雖然看起來沒有先知的樣子，但只要它能從隨機和複雜的偽裝背後發現有限的模式 ------ 幾乎什麼模式都行，還是會有其價值的！按照法默的說法，有兩種不同的複雜性：內在的和表面的。內在的複雜性是混沌系統「真正的」複雜性，是它造成了不可預測性。另外一種複雜性是混沌的另外一面 --- 即掩蓋著可利用秩序的表面複雜性。

    預測公司希望借助計算機來消除金融市場中的問題。激勵是從他們自己經驗中得來的，亦即：混沌的另一面非常穩定，足以依賴。和絕大多數經濟學家的懷疑相反，他們相信不可預測性在整個系統中的分布並不是一致的，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複雜系統也許不能預測，但其中一小部分也許可以進行短期預測。正是這種局部的可預測性，才能讓「混沌社」能靠輪盤上小球的近似路徑預測，確確實實的掙到了錢。他們的軟體能搜尋那些從數學上來講屬於高維空間的金融數據，從中尋找局部區域，只要它能夠和可預測的低維模式相匹配就好的任何秩序跡象。只要預測公司的模擬金融模式比華爾街那邊的實際運行快，當他們探測到正在開展的局部秩序波動時，就可以把籌碼下在他們模擬出這波波動的變動點上。

    戴維•拜瑞比使用了一種非常貼切的比喻如下：

    看著市場中的混沌，就好像看著波濤汹湧、水花四濺的河流，它充滿了狂野的、翻滾著的波濤，還有那些不可預料的、不斷盤旋的漩渦。但是，突然之間，在河流的某個部分，你認出了一道熟悉的渦流，就知道了河流這個部份在之後的5~10秒內的水流動向。

    預測公司的算法，就是抓住飛逝中的一點點秩序，然後利用這個轉瞬即逝的模型來賺錢。應該操心的，不是這類充斥著因果關係循環的大規模集群式系統中，因與果之間模糊不清的關係。法默說：「要擊敗股票市場，關鍵性的問題是：你應該關注哪些模式？是哪些模式掩蓋了秩序？學會識別秩序而不是原因，這才是關鍵！」

在使用模型下注之前，他們會用「返溯」的方法做測試，如果在系統以往的數據庫裡發現有某種秩序，模型搜索器就會搜出相關的模型加以運行，再用診斷統計學篩選，然後6個工程師就共同選出真要運行的那個。這樣的建模活動當然是很花時間的，但只要找到了局部秩序，進行預測只需要百分之一秒！

    當然，真正下單時還是需要在鍵盤上按下「return」鍵，按下後就會把選定的算法投入，這時就等於割斷了理論的牽扯，系統會自動運行，該下單的時候就會自動下單。他們只要能正確預測市場走向的55%，就能賺到錢，如果真的抓對了，利潤會高出200%。那些為預測公司提供金融支持的華爾街大佬，獲得這個算法的獨家使用權，而預測公司則可依據算法預測結果的實際績效收取一定費用。他們公司也不是沒有競爭者，至少還有四家競爭者也在琢磨同樣的事，用非線性動力學去捕捉混沌中的模式進行預測。

    有投資者提問，他們是怎麼證明確實可以憑藉一點點訊息的優勢就能賺到錢？法默回答：像索羅斯這樣的人不是年年都可賺到數百萬、數千萬嗎？可是卻被那些學院派的瞧不起，認為他們只是運氣超級好而已。事實是什麼？他們了做出預測，不斷的發掘和建成內部模式，或許他們對自己的模型或理論也不是很了解，說不出所以然，只是敢真的去做而已。

1992年，《經濟學人》雜誌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論及：經過二年的實驗，英國數學家科林博士估計他的虛擬交易資金能夠獲得每年25%的回報率……，這個回報率已經是絕大多數股市行家期望的好幾倍了。法默又強調：「困難的地方是要保持算法的簡潔。問題愈複雜，最後要用到的模型就愈簡單，關鍵是『概括』。預測是建立科學理論之後最有用、最實在、最重要的結果。」他把概括模式搜尋能力稱為「直覺」，華爾街那些「走運的」交易員，利用的恰恰就是這種能力。狗狗不會數學吧，但是經過訓練的狗卻能預先算出飛盤的路徑然後準確地接住它！

一般而言，智能或者聰明，根本上就是一種預測機制。法默真正的興趣不是金融預測，他的夢想是要生產出預測的機制，運用到天氣、全球氣候、傳染病……等等讓我們吃不透的事物。法默和預測公司公開報告說他們已經成功運用「計算機化的直覺」對市場進行了預測，而且採用了真正的金錢交易。雖然他的客戶不允許他們談論具體的業績表現，他肯定的說：「我們確實在金融數據中找到了在統計上非常重要的模式，也確實存在著可預測性範圍。」



